
丁瑜先生纪念专辑 
 

传承文明初心未改 一心所系服务社会 

怀念老一辈图书馆专家丁瑜先生 

 

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丁瑜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于 2020 

年 6 月 16 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 94 岁。丁瑜先生长期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

善本组工作，从事古籍采访编目、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，为国家图书馆采进接收

大量珍贵古籍、形成宏富的善本馆藏作出了重大贡献。改革开放后，丁瑜先生更

加积极地投身国家重大古籍整理项目，参与编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《北京图

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《中华再造善本》。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启动后，丁瑜先生

热心指导和推动古籍保护各项事业发展。通过他的鉴定和建议，海外大量中华珍

贵古籍得以回归祖国。 

2019 年 9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，高度赞扬了

丁瑜先生等老专家对“传承文明、服务社会”初心的坚守。先生虽已远行，但他

的精神和行动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。 

2019 年 12 月，古籍专家沈津曾带曹鑫、罗彧、马步青三位博士到丁瑜先

生所居延年居拜访先生。日前，听闻丁瑜先生逝世的噩耗，沈津、曹鑫、马步青

均回忆起当时拜访先生的情景，并写下了追念先生的文字。 

 

深挚情感 何须多言 

丁公遽归道山，不胜黄垆之痛。忆及去年 12 月初，津有北京之行，觅暇探

视先生，同行者有曹鑫、罗彧、马步青三位博士。先生知我们要去，早早起床等

候，并嘱家人出门购水果饺子之类。见面聊起旧事，先生异常高兴。家人说，父

亲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我怕先生累，坐了 45 分钟即告辞，家人持两瓶专门

买的好酒赠之，说这是父亲特别关照的。先生于我，感情、感动何须多言。临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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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一声“保重”是最寻常的叮嘱，却成了永诀，而他送至门口，我回头望向他，

与他道别的那一眼，也成了最后一眼。总以为来日方长，还有见面机会，谁知，

世事无常……丁公一路走好！ 

（古籍专家 沈  津） 

 

人间重晚晴 

2019年 12月，学院安排本院学生集体赴京参观国图“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

护传承大展”。赴京前，沈津老师反复言及他与丁瑜先生已许久未见，此次无论

如何要抽空去拜访丁先生。 

5日早晨，一行人随沈津老师来到丁公延年居所在的胡同口，阳光很清脆。

寻着青砖墙上的门牌号，大家急切又兴致勃勃地期盼着进门那一刻，毕竟除了沈

津老师，其他人都是初次拜访丁公。也许是步伐过于轻快，以至于大家误入胡同

深处又不得不原路折返。原来，延年居就在胡同口的第一个岔道里。进了小院，

我突然放慢脚步，一时间竟不知作为晚辈，应有何种举动才能在年逾九旬的学界

前辈面前展现最大的敬意。脑子里快速转出沈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话：1960 年

以前进入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，如今健在的就只有一位丁瑜了。如此恍惚中，已

随大家进入客厅，丁公见我们进来，连忙起身，动作並不轻便，坚持着请大家都

坐，声音很轻柔。大家就坐后，沈老师与丁公隔着小茶几，互相问候近况。丁公

的儿媳告诉大家他今年已经住了两次医院，3月一次，9月一次，10月初才出院，

当时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，非常严重。丁公听了似乎微微点头，脸上红扑扑的，

因不想让大家担心，连忙跟大家说已经没事了。阳光透过窗子，斑斑驳驳照在丁

公脸上，衬托出一种韧性与活力。沈津老师畅谈着与丁公的往事，忆起国图前辈

冀淑英先生，丁公看看大家，平缓而坚定地说：冀淑英先生非常严谨、认真，当

时对我帮助很大。紧接着谈起参与编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场景，沈津老师

感叹在当时的环境下编善本书目十分不易，该目的编纂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

究的课题。同行的罗彧姐姐已经收集了部分相关资料，并在沈津老师的建议下，

计划为丁公做一个专访，请他回忆参与编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相关细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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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午，我从沈津老师处得知丁公遽归道山，惊愕之余，脑

中一片空白。17 日上午沈先生来信言，由于疫情，他无法出门购买拨打国际长

途的电话卡，请我代他致电丁公家人表达哀悼。电话接通后，听到对方疲惫的声

音，我竟言语笨拙，支支吾吾，只有节哀二字。挂电话的一瞬间，顿感两位老人

之间的深挚情感或许要被一个无知晚辈悄然抹去，不禁怅怅。丁公或许喜欢吃饺

子，编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某个晚上，他也曾热情邀请顾廷龙、沈燮元、

沈津三位先生一起到胡同里的家中吃饺子。拜访当日，因担心打扰丁公休息，未

能在他的热情邀请下留下吃饺子，至此亦成憾事。 

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读博士生 马步青） 

 

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

慈眉善目、鹤发朱颜，是见到丁瑜先生的第一印象。 

去年岁冬，有幸跟随沈津先生一起拜望丁瑜先生。两位先生忆往昔、谈今朝，

不知不觉中，丁先生的眼眶红了。言谈间，丁先生温和如一，丝毫看不出几个月

前抱恙初愈。 

铭记最深的是，两位先生谈起编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往事，不免念及冀

淑英先生。丁先生说，“我这点儿一知半解，很多都是从冀大姐那儿学来的。”古

风敦厚，虚怀若谷，却又饱含感念之情。侍坐敬听间，我对丁先生的胸怀瑾瑜、

道德文章愈发敬重。 

讱于言，言必有中；情乎行，厚于礼义。这就是我对丁先生的印象。拜望时

一个个难忘的瞬间，现在竟成为永恒的回忆。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”，丁先生的

谦尊上德，会一直砥砺我们前行；丁先生的延年硕果，也会永远陪伴我们前进。 

（复旦大学图书馆 曹  鑫） 

 

（“传承文明初心未改 一心所系服务社会”系列纪念文章，首刊于《藏书报》2020

年第 25期第 6版-人物专栏-2020年 6月 29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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